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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拓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77岁老人林清乐回到家乡

云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他当年参

与建设的石牌渡槽。

这段渡槽离地20米高，从繁茂的树

冠上凌空飞出，方正雄健，如一支利箭

分割天空，也标刻了林清乐等一代云霄

人的人生转变。50年后，重把栏杆拍遍

的他才知，自己青年时参与建设的事

业，是如此了不起。

地处福建漳州沿海的云霄县，千百

年来饱受干旱之苦。20世纪70年代初，

为彻底解决“守着漳江种旱田”的窘

境，在以李文庆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带

领下，云霄和邻县东山的5万多名建设

者，用近三年时间，劈开24个山头，建

成连绵85.81公里的引水渠，将漳江水

从重山之中引出。渠水不仅滋润云霄，

还跨过八尺门海峡，以无私胸怀为海岛

东山输水50年——这条渠也因此得名

“向东”。

从群山到海岛，从农田到都市，渠

与槽蜿蜒矗立，润泽了几代云东人民，

见证了云东的发展巨变。曾经的“缺水

县”云霄已成为农业大县，拥有40种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被誉为“全国地标第

一县”；而东山更从一个“沙漠岛”蝶

变为“旅游岛”“海鲜岛”，每年吸引

数百万海内外游客观光驻足。

“只知渠水清如许，不知水渠何处

来。”随着当初的建设者们老去凋零，

向东渠的故事渐入尘烟。近年来，当地

积极开展抢救性发掘，50年前那场激荡

人心的“建渠故事”再次呈现在世人面

前。向东渠，是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

攻坚克难、艰苦创业的一面旗帜，也是

闽地人民自力更生、和衷共济的生动案

例。

向东渠，是一道奔流不息的精神图

腾。

干群一心，重整山河

三面环山，一面沿海，从高空俯瞰

云霄城，漳江穿县而过，向东流入东

海。

史载，唐朝初年，陈政、陈元光父

子入闽，先后在云霄、漳浦、龙溪建置

州郡，是闽地纳入中原文化版图的重要

事件，也是闽南文化的起点之一。

陈元光面对的云霄，还是一片瘴气

弥漫的海滨莽荒。面对陌生环境，他开

荒筑城、请设漳州。为纪念陈元光，闽

南人民称其为“开漳圣王”，开拓进

取、自力更生的“开漳精神”也融进闽

南人的血脉中。

1969年底，军人出身的李文庆调任

云霄县负责人。初入云霄的李文庆所面

对的云霄，各方面条件落后，尤其是

“顽疾”干旱问题，长期制约云霄经济

发展，困扰百姓生活。

云霄县虽靠海沿江，但由于漳江河

床低浅，且水利建设落后，雨来则涝，

雨过则旱，云霄千百年来一直面临“守

着漳江种旱田”的难题，当地有民谣形

容“三天无雨火烧埔，一场大雨变成

湖”。据《云霄县志》记载，宋熙宁十

年（1077年）至新中国成立的800多年

间，云霄发生严重干旱20余次。而邻县

东山情况则更为严重，全岛没有一条溪

流，是有名的“沙岛”。

云霄老人方松有至今记得，一家人

从干涸的河床里取水，放在水缸里沉淀

许久才能喝。当时人们把对水的渴望寄

托在新生儿的名字里——方松有的家族

里 ， 有 人 叫 “ 咸 水 ” ， 有 人 叫 “ 水

源”。

李文庆到任后的第一个开春，就见

识到干旱的威力：烟叶苗已种下地，却

无水可灌，水稻秧苗插不下去，全县急

得团团转。

天不下雨，漳江断流，深井见底。

李文庆奔走协调，四处找水之际，一则

消息让他眼前一亮——邻县漳浦建成了

朝阳渠并成功引水。

兴修水利，云霄并非没有尝试过。

在20世纪60年代的云霄抗旱工作中，群

众就曾采用竹管引水、戽斗瓢水、水车

踩水。云霄还组织过沿漳江建设抽水机

站和水库，但由于工程规模小，杯水车

薪，干旱难以根治。

道理很清楚：要解决全县的缺水问

题，必须建设大型水利工程，如果能学

习漳浦朝阳渠，从漳江上游引水，贯穿

全县至农业密集的南部平原，则有望彻

底扭转云霄的干旱状况。

然而，李文庆的这一构想在当时近

乎“异想天开”。“千万别干这劳而无

功的事”“漳江那点水，根本引不到南

边”“要干也要等上级来布置，县里无

能为力”“盲目开工，要是半途而废，

水利反而变成水害，我们将成为千古罪

人”……在一场讨论会上，大家七嘴八

舌，说来说去，就是没办法、不能干。

李文庆也知道，大家的意见各有道

理。当时，省市一级能划拨的资源有

限，云霄作为山区穷县，县财政仅有

“紧巴巴”的30万元，要建设大型水利

工程，一没有专家指导，二没有水泥钢

材，三没有经费，“一穷二白”，如何

能建成？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李文庆

18岁参加革命，参加过著名的济南战役、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大型战役，长期

的革命经历锻炼了他的韧性和决心。

他深知事业能不能成，关键在民心

向背。当时恰好有一批水利技术人员在

云霄，李文庆找到他们连夜召开论证

会，专家得出结论：困难虽然不少，但

只要县里有决心，群众能齐心，还是可

以做成的。

想通环节，说干就干。除了前期勘

测和设计外，云霄还组织3000余人到漳

浦朝阳渠参观，回来后大家倍感振奋，

质疑声渐渐少了，全县的人心凝聚在一

起。

1970年9月17日，浩浩荡荡的建渠

工程正式拉开序幕。

在云霄县向东渠事迹展示馆，一张

张老照片诉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男人攀山采石，女人肩挑锄挖，就连下

了课的小学生，也挑起一筐筐碎石子。

睡的是工棚，吃的是地瓜粥，头顶烈

日，有时还要应对台风，虽然条件艰

苦，但照片里的一张张面孔上，仍洋溢

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这是一场全县人民共同打响的战

役。位于全县最南的陈岱公社，任务工

地在全县最北的马铺高山，群众便午夜

出发，徒步夜行70多公里，中午抵达工

地开工；向东渠规划中未流经的4个公

社，也自带干粮赶赴工地……从马铺高

山到陈岱海口，云霄大地上，社员、居

民、干部、师生等前后4万余人走上工

地，参与向东渠建设。

50多年后，回忆起开工场景，98岁

的李文庆仍印象深刻。“他们挑柴米、

扛锄头，把行李往地上一放，就在荒山

野岭上搭起工棚，放眼工地，红旗飘

飘，4万建设大军浩浩荡荡，漫山遍野

都是云霄人民们挥汗如雨的身影。正是

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给了我们建设向

东渠的勇气和无尽动力！”

自力更生，山海奔赴

站上世坂渡槽远眺，在起伏群山和

城镇烟火之间，一条天河横卧重峦其

中，勾勒着山河的形状。

今日的山河，早已不是当年的模

样。在向东渠的建设中，人们逢山建水

渠，遇水架渡槽，用双手改变了家乡的

面貌。

工程开工不久，石狮山一块巨石就

拦住了水渠去路。群众们看见满山硬邦

邦的石头，无不面露难色。列屿大队书

记蔡天宝眼看士气低落，立刻组织起一

支突击队，带头系上麻绳，抓起铁钎就

吊下悬崖，在距离地面40米高的峭壁上

将这块巨石撬下。随着巨石轰隆滚落，

群众们也信心大增。

经过两个多月攻关，列屿大队在峭

壁上开凿出一条长450米、宽3米的盘山

渠道，打通了向东渠的咽喉。

挖掉了车头岭，凿通了后坑洞，劈

开了石狮山，削平了双溪岩，搬掉了

“金交椅”，打通了岭南门，填平了虎

头山，堵住了流石坡……仅用了两年

半 ， 人 们 填 、 炸 、 挖 、 砌 石 土 方

438.5万立方米，创造了当代“愚公移

山”的奇迹。

党员带头，干群一心，热火朝天的

气氛也感染了云霄各行各业的人们。铁

器社加班加点，仅用20多天就赶制出

2300多支“锄头公”；当时云霄没有运

输汽车，连拖拉机也少见，县医院把仅

有的一辆工作用车拿来运建材；城关的

商业部门还专门组织“货郎车”，把补

给送到工地上。

一些不沿渠的公社也主动参与进

来。方松有当时任洲渡村书记，尽管他

所在的东厦公社挨不着渠水，老百姓却

一点没有袖手旁观的意思。“上工地没

有伙食费，大队就把耕牛卖了，女同志

还自告奋勇，组成了铁姑娘突击队。”

时隔半个世纪，方松有仍能清楚说起公

社完成的一组数字：410米，20个槽

墩，288天。

建设这样一个工程，仅靠一腔热

血是不够的。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首先要解决

的是材料奇缺的问题。买不起钢筋水

泥，云霄县北部梁山所产石头可做主

材，但采石场距离渡槽工地平均17公里

以上，从开凿到运输成本都很高。人力

有极限，如何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

下，用最少的石料引最多的水，成为向

东渠必须攻克的第一个难题。

可不可以把渡槽两侧的槽壁设计得

薄一点？原设计中，传统方式垒起的槽

壁厚度为80厘米，技术人员冥思苦想，

和群众再三讨论，最终从闽南常见的水

车结构中获取灵感——水车虽然腹板

薄，却兜得住大量的水，靠的就是薄壁

两侧的纵向肋木补强。技术人员经过反

复计算，最终决定在石条槽壁外侧加固

钢筋混凝土的肋形框架，由此槽壁可减

薄至20厘米，大大节约了石料和人工。

这样实用的技术创新，在向东渠

建设过程中比比皆是：为了节约石材，

渡槽槽墩被改为空心瘦身结构；为了节

约木材，人们改良了传统“满堂式木拱

架”，在地面制作好木拱部分后，吊装

到槽墩卡槽上；向东渠经过南溪时，由

于河床地质不稳定，建设凌空渡槽难以

抵御台风地震侵袭，于是又大胆采用

“倒虹吸管”设计，解决了难题。

……

当劳动号子响彻云霄时，一海之

隔的邻县东山，同在与大旱作斗争。

自1970年底算起，东山已有8个月

未曾下雨，一些水井中水浅得仅能用戽

斗“铲”起。当时，县委书记谷文昌离

开东山已有7年，他带领建设的红旗水

库已经见底，承载全岛人民希望的木麻

黄也焦急地期待水的滋养。

另一边，随着工程进入正轨，李

文庆有了新的想法。在一次地区抗旱协

调会上，李文庆拉住东山县负责人刘华

堂，“既然向东渠最终要到云霄南部，

为何不再加把劲，引入东山岛呢？”很

快，两县决定共建向东渠。

面对云霄的一片热忱，东山也倾

其所有回应，开山凿壁的队伍中，自此

出现一群渔民的身影。人口不过数万的

小岛东山，几乎举全县之力，派出1万

余名建设者渡过八尺门海峡，承担起向

东渠南半段的建设任务。

向东渠“继续向东”代价不菲。

为了让水自流到红旗水库，达到自流灌

溉，云霄县先后3次改变设计方案，把

源头大坝提高20米，沿途渠道、渡槽全

部拔高，延长引水渠道10多公里，仅土

方一项就增加了115万立方米工作量。

“云霄、东山两县为邻，都苦旱久矣，

云霄人民应当将心比心。”李文庆说，

“水不过东山，向东渠算不得胜利！”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

由东山人民修筑的八尺门渡槽，横

悬于20世纪60年代谷文昌书记所倡导修

筑的八尺门海堤之上，是向东渠唯一跨

海的段落，用一渠清水连接起陆地和小

岛。渡槽气贯海天，见证着云东两县的

双向奔赴，成为向东渠最波澜壮阔的一

段。

1973年3月，在云霄和东山的山海

接力下，向东渠宣告竣工。

通水那天，随着水闸徐徐升起，清

冽甘甜的水流奔涌而出，注入倒虹吸

管，冲上山头，流过八尺门渡槽，直奔

东山岛红旗水库。渠上渠下，万人欢声

雷动，建渠近三年的苦与累，都与这清

水一道，“付之东流”。

奔涌的向东渠水，使得云霄与东山

分别增加了16万亩和7万亩农田。

1974年3月13日，在向东渠胜利通

水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刊发新华

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不尽“江水”

滚滚来——记云霄、东山两县人民兴建

向东引水渠工程》，盛赞向东渠为“江

南红旗渠”。

来自云霄的流水，通过“江南红旗

渠”，最终汇入东山“红旗水库”——

穿越时空的巧合，昭示着一代代共产党

人为民精神的延续。

始于一穷二白、自力更生的韧性，

终于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情谊。今

天，云东百姓再看向东渠时，或许仍能

从清澈的流水中，品味那跨越时空而来

的精神伟力。 

五十年后，寻回渠声

时间如渠水，流淌不舍昼夜。50年

过去了，向东渠仍在默默滋养这片土

地。

向东渠通水后，曾经担任工地事务

长的蓝清选择继续守护潺潺渠水。从

25岁到50岁，她先后担任渡槽的仓库保

管员和接线员。“看着渠水两边荔枝、

龙眼树长起来，农田肥沃，树木葱郁，

心情就格外高兴。”

今日云霄，依托水热优势和地形多

样性，成为远近闻名的瓜果之乡，拥有

包括云霄枇杷、下河杨桃、火田金柑、

东厦青蟹等带有地理标志的知名农产品

40种，获得“全国地标第一县”美誉。

草木青葱，渠声依旧，但随着建设

者的老去凋零，相关故事也渐渐消散在

风中。人们如常饮水、耕作，从渠下经

过，步履匆忙，“只知渠水清如许，不

知水渠何处来”。

今年80岁的杜双成，是当初跨过八

尺门海峡的东山建设者之一。退休后，

在八尺门渡槽还未拆除时，他常去那里

吹吹海风，走走看看，像探望一位故

友。

当被问到“您的孙辈如何看待向东

渠”时，杜双成说：“孙辈们觉得这个

东西从来就在那里，没什么稀奇。”

其实不只是年轻人，很多当年的建

设者，随着时光荏苒，也淡忘了自己曾

参与过一项多么了不起的事业。

“ 当 时 大 家 都 干 ， 我 们 就 跟 着

干。”林清乐老人当年参与石牌渡槽建

设时，从20多米高的槽上坠落，几乎丧

命。康复期间，林清乐又主动申请调到

条件艰苦的工程上游，看管滚水坝闸

口。1973年通水仪式时，也是林清乐亲

手拉开上游水闸。

后来，林清乐当过干部也下过海，

最后定居南京，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小

伙变成古稀老人，关于渠声的记忆，连

同乡音一起慢慢远去。

直到最近，在老友谢鹏志邀请下，

林清乐重回云霄。他来到曾经跌落的渡

槽 下 ， 好 好 打 量 起 这 个 昔 日 的 “ 老

友”，听着谢鹏志把向东渠的故事娓娓

道来。“再看渡槽，回想那个年代，不

讲代价，不惜性命，‘誓要引水过东

山’的豪情，回顾这半生，我才明白自

己 年 轻 时 ， 曾 参 与 过 如 此 伟 大 的 事

业。”

曾经并肩战斗、艰苦创业的岁月开

始被人提及，也有越来越多人循着渠

声，追溯那段尘封的记忆。

2006年，李文庆已是八旬老人，到

了颐养天年的年纪。他戎马半生，经历

丰富，“但心里最放不下的，却始终是

向东渠。”在儿女支持下，李文庆下了

一个决心，要为世人留下一本向东渠建

设的回忆录，把当年那些建设者的故事

留下来。

彼时距离向东渠通水已过去30多

年，许多资料早已散佚，李文庆遍访亲

历者，收集来的资料堆成了“小山”，

他戴上老花镜，一整理就进入废寝忘食

的状态，非要儿女“打断”才休息。

8年后，《向东！向东！》回忆录

出版，重新点亮了许多云霄人的记忆。

人们再次抬起头，审视这些曾经“熟视

无睹”的渡槽，重生敬意。在李文庆等

一批人的感召下，越来越多人参与到重

新挖掘、宣传向东渠的事业中来。

今年78岁的谢鹏志也是当年建设者

之一。“读罢《向东！向东！》，我心

里久久不能平息，总觉得要为老书记、

为向东渠做点什么。”2018年，谢鹏志

自筹经费，在云霄县城创办起一座简易

的向东渠展览馆，并在民间搜集建渠相

关实物、资料、仪器等，还组织健在的

向东渠建设者们口述历史，挽救了一批

即将凋零的向东渠记忆。

2022年7月1日，在当年举行竣工通

水庆祝大会的地方，筹备多年的向东渠

事迹展示馆正式开馆。明亮的玻璃橱窗

里，当年挑土的畚箕、碎石的钻机、开

山的铁钎、运石材的独轮车等建渠实物

排列其间，一张张《向东工地战报》和

黑白照片，讲述着那段澎湃的历史。走

出展示馆，世坂渡槽飞跃眼前，渠水声

与蝉鸣声悦耳如昨。

展示馆落成后，方松有经常带孙子

来这里。抬头凝望渡槽时，他会拿电视

上见过的万里长城教育孙辈：“万里长

城和向东渠都是大工程，但长城是封建

时代‘抓壮丁’修出来的；向东渠不一

样，它是共产党人带着群众一起干出来

的。”

一渠初心，饮水思源

通水不是终点，云东人民携手重整

山河的故事仍在继续。

1977年2月，为进一步提高向东渠

的供水能力，云东人民继续携手，云霄

出技术人工，东山出沙石材料，在向东

渠上游开建峰头水库。

移民在所难免。今年84岁的车墩村

村民罗和望着广阔深邃的水库，那里曾

是他的家乡。1975年，因水库建设，位

于向东渠上游的马铺乡10个村被动员移

民，身为基层干部的罗和硬着头皮，挨

家挨户做工作。

“我和乡亲们说，要舍小家顾大

家，讲团结讲奉献，这是利国利民的好

事。”罗和回忆，虽有万般不舍，大家

还是领过木材和砖瓦，或上山，或外

迁，告别故乡，重建家园。

据统计，为支持水库建设，马铺乡

被淹没房屋24.4万平方米，淹没耕地

6280亩，超过11770名库区人民挥别故

乡。这在“安土重迁”的闽南地区实属

不易。要知道，相距不过100公里的

《龙江颂》故事原型发生地，为建设拦

河大坝所淹没的良田也不过300亩。

经过十余年建设，1993年4月，峰

头水库完成验收，总库容量1.77亿立方

米，成为漳州地区最大、福建省第二大

水库，灌溉超过16万亩农田，惠及下游

云霄至东山的几十万人民群众。伴随经

济社会发展，今天的峰头水库还承担着

古雷石化、漳州核电等重要工业项目的

供水任务，成为支撑漳州地区经济发

展、防洪抗旱的“源头活水”。

如今在马铺乡，淮山与蜜柚是主要

产业。由于身处库区，发展受限，近年

来，云霄不断加大对移民村镇的帮扶力

度。位于峰头水库中上游的龙镜村，近

10年得到上级补助资金上千万元，道

路、农田水利设施不断完善，云霄还在

县城建设移民创业园，库区村每年可获

稳定的分红收入。

“峰头水库移民创业精神，是向东

渠创业精神的一种延续，一脉相承的正

是共产党一心为民的初心。”马铺乡党

委副书记、乡长蔡曾锐说，为保护生态

环境，马铺乡重点发展生态旅游和红色

旅游，进一步挖掘“饮水思源”的库区

精神。

而在渠水的另一头，东山百姓也依

然铭记着“饮水思源”的情谊。

去年5月，向东渠八尺门渡槽异地

迁移保护工程竣工。此前，因海域综合

治理生态修复的需要，八尺门海堤“功

成身退”，启动拆除工作。

陪伴两县人民多年的海堤和渡槽即

将被拆除，消息传出后，不少百姓纷纷

来到海边，与昔日“功臣”合影留念。

渡槽并未被“一拆了之”，而是被

“平移”到十几公里外的东山岛康美镇

保护起来。同时，通过渠段改道，向东

渠仍作为东山县岛外引水第一水源，继

续助力这座生态旅游岛的建设。

人们为何对渠念念不忘？福建水投

集团东山水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舜添

说，向东渠进入东山后，老百姓沿着这

条“大动脉”建设了密密麻麻的支渠，

它们如同毛细血管延伸到各个乡村，滋

养了全岛的地瓜和花生，“乞丐村”的

历史一去不返。

“可以说，向东渠就是东山的用水

生命线。”王舜添说，随着供水稳定，

海岛近海养殖业得到发展。2017年，漳

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也选择落户东山，

千年贫穷农业县开始大跨步发展工业。

2018年到2021年，云霄、东山连续

遭遇大旱。“当时东山的理发店一度因

为缺水，只能一天剪头发，一天洗头

发，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供水，包括当地

旗滨玻璃等企业的生产，没有受太大影

响，向东渠依然起着生命线的作用。”

峰头水库运行中心负责人张迎浩说，时

至今日，向东渠每年仍向东山岛供水超

过200天。

今日东山，依托港口、生态等优

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渔业，被誉为

“东南旅游第一岛”“东南海鲜第一

岛”。近年来，东山5次被评为福建省

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还入选首批“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已成为

福建省县域经济的代表之一。

同饮一渠水，同奔富裕路。东山的

腾飞也带动着向东渠上游协同发展，两

县人民继续书写着团结协作的故事。

倾心于云霄的文化底蕴和自然风

光，许多选择到东山“海岛游”的旅客

也会在云霄下车，看红树林湿地，品开

漳圣王文化。50岁的向东渠，悄然间变

身为“山海牵手游”的一条丝线。云霄

的枇杷、杨桃和东山的海鲜，也成为游

客最常见的伴手礼。

盛夏时节，向东渠事迹展示馆又迎

来一批研学团队。来自元光中学的学生

们走走停停，时而惊叹，时而私语。参

观完室内展陈，学生们走出馆门，近

30米高的世坂渡槽凌空矗立，联接古

今，学生们把耳朵贴近槽墩，还隐约能

听到来自天际的水声。

槽墩上镌刻着一副对联，经过50年

风雨，仍然清晰可辨，不少学生驻足轻

念：“上联：横空石槽胜银河；下联：

东厦人民谱新歌。”

校服背后，“元光”两字分外惹

眼，千年时空仿佛在此刻交汇，向东渠

用潺潺水声，诉说着自陈元光开漳以

来、薪火相传的闽南精神要义——“横

批：人定胜天”。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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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霄县成立首个“童创未来”儿童观察团
未成年人保护

本报讯（谢榕  林艺斌）  近日，云霄县举行首

个儿童观察团成立仪式并开展主题系列实践活动，

助力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广泛传播“儿童友好让成长更美好”的理念，

全面保障儿童在社会生活中的知情权、表达权、参

与权，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仪式上，县妇联相关领导分别为儿童观察团的

成员授牌与授旗，并为儿童观察团的首席顾问现场

颁发了聘书。活动中，小观察员们通过个人展示、

竞聘演讲等环节，选拔出了具有领导才能和团队精

神的儿童代表，经过现场破冰活动、名字速递、设

计队标、少儿阅读等实践活动，用儿童的视角观察

记录，提出议题，积极培养儿童的参与意识、团队

精神和创新能力，增强儿童的责任感、归属感、获

得感、幸福感。

据了解，儿童观察团是由儿童组成的体验、参

与、评议的组织，是引导儿童自由发声、展现自我

愿景、培养责任意识、推动广泛参与的平台，也是

“一米高度看城市”的重要平台。

下一步，县妇联将常态化组织开展活动，以

“一月一议题”等形式，让儿童友好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着力发挥城市“小主人”作用，持续优化儿

童参与机制，确保每一位儿童的声音都能被听见，

每一位儿童的创意都能被珍视。


